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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者获 言

赵树理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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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姚阿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
品散见于《黄河》《山西文学》《山西日报》《映像》

《工人日报》《中国民航》等报刊。著有人物传记
《法显评传》。《蒲剧文物记忆》获 2022-2024 年
度“赵树理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蒲剧文物记忆》（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1 月出版）获
殊荣，并非一人之功，实归于晋南大地上那些沉默如金的
蒲剧文物，归于每一位守护这方声腔的艺人、师长与同仁。

当“蒲剧”二字被郑重写入这部关于“文物”的书名，或
许有人会问：戏，本是活的艺术，何以成“物”？声腔流转于
唇齿之间，锣鼓震荡于高台之上，又如何能被收藏、被凝
视、被命名？

而我想说，《蒲剧文物记忆》所书写的，并非僵冷的遗
存，而是时光褶皱里尚未冷却的温度——那件补了又补的锦
绣蟒袍，曾裹住多少寒夜登台艺人的身躯；那把磨出凹痕的
板胡，曾伴奏过几代人悲欢离合的唱段；那页虫蛀残破的工
尺谱，至今仍仿佛回响着百年前乐师在油灯下轻哼的旋律。

这本书的起点，不在藏书浩瀚的图书馆，也不在尘封
已久的档案室，而是在我童年的旧时光里。

我非学者，亦非梨园世家之后，只是一个在蒲剧团大

院长大的孩子。那时，戏不是高悬于非遗名录上的标识，
亦不是亟待抢救的“遗产”，它就是生活本身——是母亲吊
嗓时窗棂的震颤，是父亲指挥乐队时额角渗落的汗滴，是
我三四岁便能在喧嚣后台安然入梦的笃定与踏实。真正
让我与蒲剧结下深缘的，并非刻意追寻，而是风来尘往的
儿时，我在人间戏台上猝不及防地一出踉跄“登场”。

那是现代戏《刘胡兰》的首演之夜，剧场座无虚席，父
亲便在第一排为我加了个小板凳。我吃完小兜里的糖果
花生，竟没如往常般昏昏欲睡，反被紧凑的剧情紧紧攫住
了心。戏中，母亲饰演刘胡兰。当剧情推向高潮，母亲一
甩头发，昂首挺胸，走向那把被烈士鲜血染红的铡刀……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情景真的太真、太真了。我惊恐地
站起来，尖声叫道：“别杀我妈，别杀我妈妈！”随即挣脱阻
拦，哭喊着扑向台前。

满场观众与演员皆为之动容。悲怆的音乐裹挟着我撕
心裂肺的哭声，油然而生的共情，使他们流下了不知是同
情我还是同情刘胡兰的眼泪。乐队中的父亲一边急呼“拉
幕”，一边冲下台将我抱出剧场。

也正是从那时起，蒲剧在我心中有了双重模样：既是
虚实相生的幻境，也是触手可及的真实；既是粉墨登场的
表演，也是清贫戏人赖以生存的灯火。

多年后，当我以记者的视角重访晋南大地，走进尘封已
久的库房、荒草丛生的山庙戏台、九旬老艺人的土炕边，才
真正读懂“戏曲文物”的深意——它们是被遗忘却从未被抛
弃的记忆容器。那些古老的戏台、斑驳的头面、褪色的皮
影、泛黄的戏本、陈旧的乐器，之所以值得铭记，并非因其年
代久远，而是它们承载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信念、尊严与热
爱。正如晋南民间那句老话所言：哪怕在最贫瘠的岁月里，
也总有人秉持着“宁卖二亩地，也要闹家戏”的赤诚。

写作此书，于我而言，其实是一场逆向的寻根之旅。我在
卷宗的字里行间、老艺人模糊的回忆深处、断壁残垣的戏台基
座之上，试图绘出一幅完整的声腔图谱。这声梆子腔，曾响彻
平阳大地，亦曾沉入时代洪流的幽微处。然而它从未真正消
逝！蒲剧，是六百年光阴筑就的精神家园，收藏着一代代平阳
人的喜怒哀乐。

时光总如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今获此殊荣，我深
感惶恐，更怀感恩。因我深知，这本书真正的作者，非执笔
者我，而是那些无名的匠人、演员、票友与观众！是他们在
没有聚光灯、没有扩音器的年代，用一生的坚守，护住这声
声梆子腔；是他们在没有录音、没有影像的岁月里，凭口传
心授，让蒲剧穿越战火与饥馑，熬过寂寥与遗忘，终得薪火
相传，绵延至今。

而我，不过是一名幸运的拾穗者，在历史的田埂上，俯
身捡起了几粒被风吹落的种子。

顾炎武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文化而言，其
兴衰存亡，在人心之向。蒲剧的存续与传承，不靠怀旧的
声声叹息，而靠当代人的躬身“在场”：在场聆听，在场观
看，在场讲述，在场创作。

倘若此书尚有一丝价值，那便是提醒我们：传统不是用
来供奉在神坛上的，而是用来激活、用来延续、用来创新的。

最后，请允许我将这份荣誉献给两束光：
一束来自悠远的过去——献给我的父母，以及所有在

清贫岁月里仍不肯熄灭戏曲之火的前辈们。
一束投向充满希望的未来——献给今天依旧愿意走进

剧场、翻开戏本、学唱一句梆子腔的每个人。
愿蒲剧，不只活在泛黄的文物记忆里，更活在我们鲜

活的生命之中。
愿那一声高亢的梆子，永远嘹亮，穿透时光，直抵人心！

穿过时光聆听一声梆子腔
姚阿林

近年，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的没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细究其原因，同中有异。在网络文学领域，武侠小说只是
个薄弱分支，且大量作品都是基于金庸、古龙原著的同人
创作，在传统武侠世界观高度成熟的情况下，写作者很难
另行开辟一片天地，甚至连自创一套“技能体系”都颇为
不易。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武侠”只能作为一种元素化
入奇幻、仙侠小说中。武侠电影却非如此，经典武侠小说
因其规模宏大、人物众多、时间线长，大都不适宜进行电
影改编，以金庸小说的改编电影为例，既忠实原著又取得
成功的作品，几乎一部也没有。因此，武侠电影与武侠小
说是两种事物，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诉求，也有各自的难
度与局限。2026年春节档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无疑是
近五年武侠电影中较为成功的一部。这部电影制作精
良，故事完整，少有硬伤，打斗场面精彩，人物性格设计也
较能立得住。

一方面，由“镖人”二字说起。“镖行”在武侠小说中
原属较低级的存在——金庸、古龙、梁羽生小说中的侠
客或宗派武师大都不屑从事镖局行业，且保镖业务使得
人物缺乏行动自由与精神空间，不利于故事线铺展。我
们无法想象令狐冲、杨过、萧峰、李寻欢、楚留香这样的

人物会以走镖为业，更无法想象一个镖师
该如何“笑傲江湖”。但在漫画与电影中，

这种劣势迅即转化为优势：江湖底
层的镖师变成了“镖人”，脱离镖局
独立行事，仿佛西部小说中的赏金

猎人，这种变化颇有东西糅合的意味，“镖人”显然比
“镖师”更具诗性的想象空间，也更能在行动中展现个
人价值；走镖的故事则近于所谓“公路电影”，它是一段
旅程，旅程有起点和终点，也有相对封闭的移动空间，
在这段旅程中，人物会经历种种坎坷，但同时也获得精
神成长——这种成长我们在《镖人：风起大漠》里的刀
马、竖、阿育娅、知世郎身上都能发现。

另一方面，从故事架构来看，《镖人：风起大漠》可以
说是一部顺势而为的作品。电影是由漫画《镖人》系列
改编而来，原著漫画以内容考究、刻画深入著称，已经
积累了大量忠实读者。相对于小说，漫画的视觉基础已
然存在，故事线集中，改编难度自然也就不那么高。

纵观整部电影，有两点缺陷较突出。其一，电影似
乎有意通过裴家势力的幕后操纵建立江湖与庙堂对立
的二元叙事格局，但是电影中的裴家势力没有得到充分
的呈现，裴侍郎也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戏份，虽莫测高
深，但与原著比较，显然过于单薄。

其二，“知世郎”的人物设计迎合了当下电影中对
“儒者”或“知识分子形象”的弱化倾向，这与漫画原著
的人物刻画有很大区别。这个人物的历史原型是隋末
唐初的农民起义领袖王薄，在漫画中，知世郎说话漫无
边际却又洞悉天下情势，电影改编则舍去了人物内在的
丰富性，几乎将其变为纯粹的滑稽角色。

这种“顺势而为”也隐含着“庸熟”的风险。在《镖人：
风起大漠》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熟悉的因素：大漠景象、西

部市集、沙暴奇观、多民族元素、卧虎藏龙的小客栈，这些
因素无一例外地让人想起当年的《龙门客栈》；刀马作为
主角，性格是丰富且有深度的，但貌似玩世不恭的说话风
格与追求正义的精神内核之间构成的张力，内心深处压
抑的痛苦往事与当下的艰难选择之间发生的冲突，都给
人似曾相识之感，他有趣却不独特。我认为这不是一部
电影的问题，而是“武侠”自身的问题。古人讲
文运系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实类型小说或
类型电影也处在这一规律中。某种程度上，“武
侠”确实走到了黄昏时刻，它需要迎
来一场大的更新和转化。

魅力尚存 仍需革新
——电影《镖人：风起大漠》的优点与缺陷

何亦聪

当《熊出没》系列电影的“熊强组合”在银幕上奔跑
过 12 个年头，这个陪伴无数中国家庭度过春节的动画
品牌，已然从最初的“伐木与守护”的简单叙事，成长为
承载时代精神与文化厚度的国民 IP，在技术与叙事的双
重维度上不断攀登。 2026 年新春，系列新作《熊出没：
年年有熊》将镜头对准“春节”这一中华文明最浓墨重彩
的文化符号，将“熊强组合”的冒险舞台从森林拓展至融
合古今、贯通科技与传统的奇幻都市。这不仅是一次视
觉美学的革新，更是一场关于小人物如何在大时代中担
当使命、守护共同体的精神远征。

影片的故事核心巧妙地围绕“年年有熊”这一双关
语展开。主角“年年”，并非传统神话中威风凛凛的年
兽，而是一个平凡甚至有些怯懦的姑娘，她临阵脱逃的
设定，恰恰消解了英雄叙事的高高在上，让每个观众都
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影片深刻之处正在于或

许每个孩子不是那个被选中的“年兽”，不具备拯救世界
的能力，但在家庭的微观宇宙都是独一无二的“年兽”，
承载着守护家人的责任与使命。这种从“宏大英雄”到

“家庭英雄”的视角转换，是影片最动人的温情底色。
而“有熊”的另一重含义则指向了持续 12 年的“熊

强组合”。熊大象征着靠谱与担当，是团队的定海神针；
熊二和光头强则代表着可爱与潜力，是希望的萌芽。他
们不仅是年年冒险路上的伙伴，更成为她内心力量的投
射与依靠，象征“自己是自己的依靠”这一现代个体成长
的时代命题。

在视觉呈现上该片堪称一场中华美学与未来科技
的华丽共舞。以重庆洪崖洞为原型的“年关城”，将巴渝
建筑的吊脚楼奇观与赛博朋克式的光影交织，呈现出一
种“古今融合”的独特质感。城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
素琳琅满目：戏曲的唱念做打、武术的刚柔并济、杂技的

惊险刺激、民乐的悠扬婉转、工艺品的喜庆玲珑，乃至方
言的市井烟火，共同编织出一幅活色生香的文化长卷。
城外，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列车呼啸而过，人工智能
与自动化设施高效运转，航空航天的壮丽图景与国防武
器的硬核展示，无不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的科技自信。这
种“庄严古朴”与“现代摩登”的相映成趣，不仅是对中华
文明“绵延不绝与一脉相承”的隐喻，更在视觉上满足全
年龄段观众的审美期待，让孩子们惊叹于奇幻，让成年
人共鸣于乡愁。

人物塑造深度方面此片也有一定突破，尤其体现在
对反派角色王安全的刻画上。他并非传统意义上脸谱
化的“大坏蛋”，而是一个充满无奈与悲剧色彩的“变坏
的小人物”。他的恶源于那种渴望被关注、被认可的本
能一旦在正常渠道受阻，便可能异化为扭曲的执念。王
安全的悲哀在于他用错误的方式寻求自我实现，最终滑
向深渊。影片并未简单划分善恶，而是向观众抛出了一
个沉重的命题：犯错若不能及时回头，任由内心的怨怼
滋长，终将酿成大祸，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对反派人性
化的书写，不仅让故事更具张力，也向观众们传递了更
为复杂的道德思考。

影 片 的 深 层 价 值 在 于 对“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生 动 诠
释。故事中，熊强组合帮助年年重拾信心、保卫年关城
的历程，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小我”融入“大我”的精神洗
礼。影片没有回避挫折与恐惧，而是通过主人公的历
险，告诉观众直面正直、善良、勇敢的可贵并分辨虚伪、
邪恶、贪婪的丑陋，在欢笑与泪水中激发少年儿童乃至
成年人勇战困难、担当责任的精神，唤起人们对患难相
扶的真挚情谊的珍视。

尤为难得的是，影片以传统为根、以科技为翼，理想
地营造了温暖人心、年味浓郁的节日氛围，将“家国情怀”

“科技创新”“文化自信”“生态文明”等宏大命题自然地融
入角色成长与情节推进中，实现“在烟火气中传递正向价
值观，在童趣表达里承载厚重命题”的艺术效果。

技术与叙事的双重突破
——观动画电影《熊出没:年年有熊》

王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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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诗原则是以我为中心，向世界表达自我的经
验。从最早开始诗歌这一文体的写作时，我就抛弃了他
者的言说，而确立了自我的地位。一个我或无数个我坐
在文本中言说，宛如尼采世界的“查拉图斯拉”。从另一
角度来讲，我无法揣度他人的世界，如果我连自我都无法
把握，我还能写他人吗？进入他人世界是有难度的。这
不是写作方法论，这是我的写作理念。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涉及我对诗的理解，我看到当
下很多作品太假，表演的成分很多，读了很不舒服。我发
现凡是带有表演成分的作品，从内到外都是无力的，虽有
技巧与词语的装扮，但无生命力。

我在想诗人如果不写内心，不与“我”对话，那将是一
个无趣的诗人。一眼扫过去，当下处于最佳竞技状态的
诗人，都有强烈的诗歌自我属性，所以他们才立得住，才
显出自信与扎实的技艺。

而从历史上的美国自白派诗人、苏俄女诗人的创作
来看，她们无不是倾吐自我的高手，包括我们的前辈诗人
唐亚平、伊蕾、翟永明、杨如雪等，她们的女性意识诗歌给
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历史上各个时期均有女诗人以我
为出发的诗歌现象。

我现在的写作，一方面想改变点什么。我的诗歌保
持了女性诗歌的强大自我意识，关涉自我个体，我甚至提
出过“胭脂主义”的创作理念。我是另一个年代的人，与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女诗人有所不同，我的自我不可避免
地烙上了当今时代的烙印，我自觉地散发时代的气质，同
时 要 革 她 们 的 命—— 唉 ，这 只 是 一 个 不 可 言 说 的 潜 意
识。另一方面，我的出发点是个体历史的需要，我必须记
录我的生命历程，与众生无关。我就是我，我不需要参照
任何历史，我只负责记录我。超自私的写作。有点一意
孤行，不管天下如何变，诗中只有我的世界。

诗歌的自我意识
李成恩

《熊出没：年年有熊》剧照

《《镖人镖人：：风起大漠风起大漠》》海报海报

在国人心中，春节才算是新一
年的开始。这种过年的感觉，可以
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其间
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正月初七，
也是就古人所谓的“人日”。关于这
一天，以南朝宋宗懔《荆楚岁时记》
记载最为详细：“正月七日为人日。
以七种菜为羹；剪綵为人，或镂金薄
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
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在这一天，
古 人 要 将 彩 纸 或 金 箔 剪 成 人 的 形
态，贴于屏风或发鬓。晚唐温庭筠
《菩萨蛮》词写道：“藕丝秋色浅，人
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
风。”给后人留下一段香艳的回忆。

不仅民间重视“人日”，甚至皇
宫 里 也 赐 给 臣 子 人 胜 ，并 举 行 宴
会。这在唐诗里有大量反映。如李
峤《奉和人日清晖阁宴君臣》：“三阳
偏胜节，七日最灵辰。行庆传芳蚁，
升高缀彩人。阶前蓂候月，楼上雪
惊春。今日衔天造，还疑上汉津。”

“三阳”即正月之意，谓“人日”是正
月 里 的 好 日 子 。 大 家 一 起 鬓 贴 彩
胜 ，登 高 饮 酒 ，上 下 同 庆 ，其 乐 融
融。韦元旦《奉和人日宴大明宫恩
赐彩缕人胜应制》更是将“人日”这
一天大唐宫廷的热闹描绘出来：“鸾
凤旌旗拂晓陈，鱼龙角牴大明辰。青韶既肇人为日，绮胜初
成日作人。圣藻凌云裁柏赋，仙歌促宴摘梅春。垂旒一庆
宜年酒，朝野俱欢荐寿新。”天刚蒙蒙亮，鸾凤图案的旌旗随
风招展，并伴有鱼龙角牴等精彩的表演。春天刚刚开始，这
一天的标志便是“人日”；彩色的人形饰品也刚刚完成，正应
了“人日”这个特别的日子。皇帝戴上了垂着玉旒的皇冠，
和诸臣一起写诗，举杯庆贺，饮下寓意吉祥的宜年酒；宫庭
和民间一片欢腾，纷纷献上新春的祝福与长寿的祈愿。

“人日”和重阳节一样，也是一个“登高赋诗”的日子，并多
抒思乡念友之情。隋薛道衡《人日思归》大概是古代“人日”诗
里最佳的一首：“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
在花前。”感慨人不如雁，雁归而人不归；又巧妙地将思乡之心
比作花，花未发而思乡之念已发。语浅情深，韵味悠长。唐诗
里此类作品有唐孟浩然《人日登南阳驿门亭子怀汉川诸友》：

“朝来登陟处，不似艳阳时。异县殊风物，羁怀多所思。剪花
惊岁早，看柳讶春迟。未有南飞雁，裁书欲寄谁。”人日身在异
乡，登高一望，更加思念襄阳诸友。此类诗中，最负盛名的当
属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
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远藩无所预，心
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
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
人。”此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时任蜀州刺史的高适，想
起了同在蜀中的老友杜甫，感慨岁月不居，人生易老，再结合
国事多艰，更平添了几分对老友的思念。

时令进入正月，预示着春天到来，而“人日”也确实和二
十四节气里的“立春”挨得很近，有时甚至重合。中唐卢仝
《人日立春》一诗云：“春度春归无限春，今朝方始觉成人。
从今克己应犹及，颜与梅花俱自新。”南宋陆游《初春》诗：

“元日人日来联翩，转头又见试灯天。”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
五元宵节，每个中国人都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人日”起着
衔接元日和元宵节的重要作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一
天，阳气始萌，万物即将复苏，兆示着新的起点，新的开始。


